
 

 

致，我的繁星 

有人說大學生活是人們進行社會化的重要關卡之一，他們

會離開家庭獨自成長，開始構築那些稱作未來的長牆，然而對

於我來說，勾線出未來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更多的是充滿

無限的未知，我像捧著燭炬長行的旅人，裊裊飛煙霧滿所有視

線，稱得上幸運的是在踽踽北往的路上有星宿伴遊。於是我向

漫天星河祈禱，希望在接下來平凡而普通的大學生活裡能夠持

續而安逸著。 

 

「我不喜歡濃墨重彩的人生。」 

 

當我看著瓢潑大雨感嘆北部不見天日的天氣是否讓原本就

不愛出門的我更像一朵生灰的蘑菇時；當我一個人在寢室攤開

行李箱，擺放著玩偶和書籍時；當我在學校附近第三次走錯路

還得開著手機導航才能回到宿舍房間時，我悄悄地納悶：這就

是我大學的生活嗎？ 

 

答案肯定是錯誤的。在不知第幾次的寢聚時我給自己填上



 

 

答案。 

 

「或許當時長夜下祈禱的願望被誰聽到了吧？」 

 

能夠和室友相處融洽是我期待且預期的，令人意外的是連

帶與隔壁寢室也相容地非常良好。 

可以遇上價值觀親近且善良的他們大概花費了我一半的運

氣。每次聽到身邊的朋友抱怨他們室友的缺點時，我都會意識

到：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幸運。 

 

大學生活的必備清單是什麼呢？是第一次體驗喝酒，發現

有人一碰酒精臉色就像熟透的蝦子一樣容易喝醉、有人迷迷糊

糊地坐在地上喊著要回家，還有的人要一路哄回去宿舍再好聲

好氣地幫忙卸妝；是為了寫文學作業所以火速去了山上露營，

中間為了去半山腰的便利商店買零食，徒步跋山涉水了十分蜿

蜒扭曲的山路將近兩小時，最後還是打車才回到露營區；是一

起第一次在 KTV慶生，看著大家鬼吼鬼叫，硬生生體驗了一把

什麼是通宵到天亮再接著去參加隔天的系學會時間；是疫情大



 

 

爆發的時候，在大家都離開宿舍回家的情況下，同樓層只剩下

我們兩寢室因為秉持著要住好住滿整個學期的精神所以過著

「只有我們」的快樂小世界，結果發現了有人因為覺得宿舍沒

有其他人很孤寂、很可怕，連上個廁所都要有一個起跑的預備

動作來減少一個人待在洗手間的時間；還是後來有人去跨年把

病毒帶回來，導致沒去跨年現場、在宿舍乖乖讀書的大家因為

一起吃了他們帶得鹽酥雞結果一票人一起確診，最後還得一起

補期末考？ 

 

區區未滿兩年的宿舍生活，我們的關係說短不短，說淡不

淡，短到每一個人的生日已經開始經歷第二輪，淡過一起夜衝

時不甚發生小意外解鎖搭救護車到醫院看急診的成就。 

 

我是不喜歡太過恣意繁瑣色彩的生活，可是跟他們在一起

的每一天就像是遇見花期無可抑制地絢爛，且同呼吸般自在。 

 

不過對於現在過了將近一半大學生活的我們，在越來越繁

重的課業下肯定不能像大一那樣瘋癲了，更多的情況是我們一



 

 

起點著夜燈看那些無窮無盡的小考和期中考，這種情況就好像

從熱戀期的情侶轉變成更細水長流的、潤物細無聲的平凡生

活。我們的日子確實不再那麼繽紛，繽紛的是我們一起替我們

的未來上色的每個日子。 

 

其實有時候我也會擔心，在未來的某天我們會失去彼此間

的聯繫，然後從最熟悉的摯友變成偶然間的感嘆：「啊，我們曾

經這麼要好！」我不保證我們未來是否能夠同樣地熟捻，只期

許未來的自己能在那一刻清楚知道在遙遠的彼方，尚有那麼一

群人與我一起並肩奮鬥著。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於頂峰相見，但

我永遠記得、我們奮不顧身向前奔跑的模樣。 

 

那些我們一起看過學校的星空、踏過凌晨的街道、在漫漫

煙雨下為了上課而奔跑、在睡意朦朧下熬過一次又一次的考試

後偷偷在寢室拉起一串 HAPPY BIRTHDAY，然後點放清掃好幾天

都理不乾淨的絢爛拉炮，肯定都會珍藏在記憶深處中、那個最

密不透風的匣子裡頭。 

 



 

 

不知道我是透支了多少的幸運來遇見你們，如果蒼穹允

許，那我願意預支我一整個星空來交換和你們交織的未來。 

 

酴醿落盡，在側門小畔的夜色闌珊下，滿地月光堆積。身

後追逐的背影拉得又長又細。繁星墜落的夜晚，他們在我的手

中飛舞，照徹燈油枯盡的我的漫漫長夜。 

 


